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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诗，一个梦，烟花三月下扬州。接到内蒙作家
朋友来自北京的电话，他说，江南的常州和扬州没去
过，着重点是扬州瘦西湖。
扬州好办，指向明确。常州有点费神了。去哪里？我

在百度搜寻中，发现淹城遗址公园可以一游，因为还有
春秋时期的子城和子城河，内城和内城河，外城和外城
河的遗迹。印象中，所谓护城河，就是城墙下面有一条
河，放下吊桥才能通过。至于三城三河相套护卫城门的
格局，不仅在古城遗址中绝无仅有，更兼这是我国目前
保存最完整的春秋地面城池遗址。
春日下午，朋友夫妇从北京飞往上海落地虹桥。我

开车去接上他们，直奔淹城，一个富有诗意和想象的名
字。傍晚四点，进了大门，买了票，到了遗址公园却不让
进，说：一会关门了，出不来我们不管的。笑
话！淹城距今 2700年，淹留其中，真的出不
来，那是需要多大的学问才能做到？
往里走，心下只想看看三重奏的城墙

和护城河，在河边，垒起来的土堆城墙。行
色匆匆，在桥上，看见了一条大河，在两岸
树木郁郁葱葱的夹峙中，蜿蜒而去。

沿途又见一个土坡上的岳飞点将台，
雕塑里的将军坐骑下的马尾巴纤毫毕现，将
奔跑中战马血脉贲张的细节也刻画出来了。
淹城遗址公园规模很大，去得又晚，急

急寻找，却为许多旁逸斜出的游乐设施迷乱眼。其实，
只要留下亘古亘今的三条河让它们自在地流淌即可，
加上土城墙的断垣残壁，那就是发思古之幽情的好去
处了。然而，真迹费寻觅，造景嫌泛滥。是为憾。
夜宿常州武进宾馆。第二日，出发直奔扬州，上午

看完大明寺，下午游览瘦西湖。
站在桥上，远远看见瘦西湖，已是春心荡漾，涟漪

涌动。进大门，满目姹紫嫣红，一湖波光潋滟，选择坐
船，水路前行，两边美色，目不暇接。下船上岸，廿四桥
是瘦西湖的点睛之笔，走过一座古意盎然的山涧栈道，
站在廿四桥中央，四顾不茫然，皆美景。再看前方下面
的绿色琉璃瓦的熙春台，美轮美奂。下桥走上三折平
桥，对岸别有天地，一棵独立的树，颇有“俏也不争春”
的况味，远离喧嚣，只要脚下一堆土，就能逍遥自在。站
在惊艳的瘦西湖，深深地吸引了内蒙古朋友，也感染到
了我。人生旅途，来去匆匆，此刻终于停下赶路的脚步，

欣赏和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和赐予。
坐在茶室，歇脚也。一

杯当地产的特级绿阳春，
娇嫩的新芽，绿莹莹的沉
在杯中水底，抿一口，惬意
无比，隔着窗外就是堤上垂
柳，细品茶味，觉有诗韵，我
们是要把碧绿的瘦西湖之
水连同湖边的秀色一起灌
进自己的胃肠，一晌贪欢。

瘦西湖在于一个瘦
字，减肥了，窈窕了，瘦小
让人贴近感到亲切，一草
一木尽收眼底。时下许多
景区，动辄圈土地上规模，
缺乏细节，大而无当，适得
其反。做好
加减法，这
是一道所有
景区的现实
题。

七夕会

雅 玩

紫藤诗会
徐 琏

    种植在小院里的紫藤花开
了，如蝴蝶仙子翩翩舞，如串串
紫铃叮咛复叮咛。在家饮茶细
嗅紫藤花的芬芳，独乐乐之余，
约了格律诗词会的朋友一起前
来赏花作诗，开一个热热闹闹
的紫藤花会。

欢声笑语中，市楹联学会
的前辈杨先生作为我们的指导
老师出了题，规定了平仄韵律。
诵咏紫藤花的诗会在我家乡的
小院兴致盎然地拉开了。

和往常一样，又是当过兵
的快枪手古月第一个完成，
“《咏紫藤》：倚翠含香藤缠晕，
芳姿倩影暖风曛。乡间陌上无
人处，独见黄蜂绕紫裙。”大家
齐声赞好，杨先生却啧了一口

茶，不紧不慢地说道：此诗前两
句关于紫藤的意象很密集，却
不如后两句舒缓的相对单一的
画面。王国维论词句云：温庭筠
是“严妆”，韦端己是“淡妆”，而
李后主“蓬头乱服不掩国色”。
窃以为此诗前二句姓温，后二
句近韦，前者密不透风，后者疏
而不漏，孰高孰下？惜“蜂”字直
入，亦是败笔。
大家纷纷吐舌，以平面设

计见长的双木君说，我以为古
月的诗已足够好了，原来还是
有欠缺之处的啊？看我的。双木
君诵道“楚楚芳妃垂锦帐，梢头
豆蔻馥清芬。缠藤喜作书行草，
一树春辞一树君。”众人又一致
叫绝。只见杨先生也抚掌道：此
诗中“垂锦帐”为比喻一，妙！
“书行草”为比喻二，更妙！结句

翻出无数个“春辞”，妙上加妙！
可惜遗漏了可爱的小蜜蜂，如
果把它化作春辞行草中的一点
一划，哪怕是一个标点，该有多
妙！
“哦，杨先生也未免太挑剔

了。”菱花小妹不禁嚷嚷，接着
也推出了自己的《咏紫藤》：“陌
上花亭珉玉景，紫藤倩影艺工
勤。阳春蕾绽知音起，蜂吮芳华
酿蜜君。”杨先生微笑道：此诗
似无可挑剔，格律无差错，该写
的都点到了。但读上去不顺畅，
问题在哪里呢？陈鹏举曾在《新
民晚报》夜光杯撰文谈及：“这

就牵涉到诗的本真问题了。
那就是，诗是文言文。诗的语
法和句法，都是文言文体系
的。”诗是“文言文体系的”我
很赞同，也请菱花君三思。
菱花抿嘴不语，众人也都

低头思索起来。只听高手子勾
一声唤，我这里有了，说着，高
声吟来：“使者寻芳连日至，年
年四月撷清芬。玲珑紫玉垂珠
泪，寂寞春心谁与闻？”大家一
致拍案叫绝，赞子勾出手不凡，
杨先生看着自己的得意门生，
揭开茶杯盖推开浮在上面的茶
叶，眯眯笑道：子勾心有灵犀，
倩小蜜蜂为寻芳使者，使本诗
不仅有曼妙之画面感，似更有
琵琶半遮、含而不露的委婉故
事隐匿其中，杨先生连道三声，
好！好！好!

在大家语笑喧阗时，我联想
到了紫藤花语“深深的思念和执
着的等待。”那个在民间流传了千
百年的神话故事，牛郎、织女、银
河，那种深深的爱，那种痴痴的执
念，我不禁为之触动，吟道：“至爱
骨凝珠串雨，浮香袅袅绕樑薰。织
仙不在银河舞，剪得蒙茸作紫
裙。”子勾听罢，跷起大拇指称“奇
思妙想”，在各位高手面前我不免
脸红。杨先生评价道：前二句一
般，后二句意象奇特，比喻超凡，
可列入佳作行列。

辛苦学了许久的格律诗写
作，终究有了些许的进步，很感欣
慰。天近黄昏，紫藤诗会才意犹未
尽地宣告结束。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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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不大爱吃鲤鱼，原因主要
是它有一股泥土味，家里也很少买鲤
鱼，可能是除鳞较难吧。但自从我在郑
州尝了黄河鲤鱼，舌尖上的味道一下
子变了，而且心里总惦记着。朋友对我
说，黄河鲤鱼是中国四大淡水鲤鱼（松
江鲈鱼、松花江鳜鱼、黄河鲤鱼和兴凯
湖鲌鱼）之一。《清稗类抄》中也提到：
“黄河之鲤甚佳，以开封为最，甘鲜肥
美，可称珍品。”鲤鱼生活在水的底
层，杂食，能耐高温和污水（可能这
就是鲤鱼有泥土味的原因），郑州
鲤鱼无泥土味，我估摸着应该是两
个原因，一是郑州及其附近一带的
黄河水质较好，二是当地厨师的烹
饪艺术水平高，说不定还掌握着某
种秘籍呢。

不过如今的人们只知道一句
和鲤鱼有关的俗语“鲤鱼跳龙门”
———暮春时节，无数金色的鲤鱼迎
黄河逆流而上，在禹门前尽力奋跳，
但基本上没有一条鲤鱼能跳过这个门
的。龙门的出现，是其东面及西面的龙
门山和梁山伸出的山脊互相挤靠，致使
黄河在此地形成水流湍急的门阙。

可是对市民们来说，鲤鱼已经久
违好多年头了。中国养殖鲤鱼已有
2400多年的历史，如今世界各地都有
鲤鱼，我记得曾在世界著名电器公司
西门子总部爱尔兰根出差，主人请我

们吃当地名菜炸鲤鱼。我们
来到一家名叫“西尔伯霍
恩”的风味鱼馆，只见散座
已经客满，我们被礼貌地引
进一个预定好的包间，每位
客人的面前放着一份鱼形菜单，我数了一
下，有 28?，最前面有两篇文章：《鲤鱼自
述》和《鱼馆小史》，写得幽默而别致。“吃
鱼一定要多喝点酒，这些鲤鱼生前在水里

欢游，现在也不能干巴巴地让它们
进肚。”也许就是在这种借口下，离开
这个鱼馆的客人至少都是微醉的。

我拿起鱼刀，切了一块，撒上
细盐和胡椒粉，送入嘴里，表皮香
脆，鱼肉鲜嫩，肥而不腻。食至一
半，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
德国的鲤鱼长得和盘子一样宽
大？”一位德国人解释道：“历史上
曾经有过一个时期，逢星期五不准
吃肉，只准吃鱼，而且鱼的长度不
许超出盘子。吃不饱怎么办？于是

有一位牧师想办法培育出一种专往宽里
长的鲤鱼……”另一位德国人接口说：“你
别信他的，它在编童话。”我说：“会编童话
挺不错呀，我们中国也有关于鲤鱼的童话，
比如“鲤鱼跳龙门……吃到现在我发现这里
的鲤鱼特色在鱼鳍上，最好吃的就是这炸过
的鱼鳍，而且要用手指轻轻地将其掰下，送
入嘴里发出嚓嚓之声……”你没有白来这家
鱼馆啊，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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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几年前，上海掀起了一波茶馆复
兴，以大可堂为代表，老洋房、老家具、
老茶器、老普洱，旧日繁华梦成了新时
代品位的象征，财经大学常在那里举办
EMBA沙龙。利基市场被充分挖掘，洋

房纷纷辟出茶室，有和式的，有藏传佛教风的，有的还
养了几只布偶猫。
早在南宋，杭州的茶坊已经追求时髦风雅，摆放应

季鲜花，名人字画，还有音乐曲艺表演。当然，也少不了
狎妓的“花茶坊”，《儒林外史》里写一个油头粉面的女
人招揽客人吃茶，大概属于这一类。茶馆夏天售卖冰凉
的梅花酒、缩脾饮，供茶客解暑，天寒时则有垫饥的七
宝擂茶、馓子、葱茶，用瓷盏漆托盛着。

磁茶杯和漆茶盘，一个光润洁白，一个鲜亮醒目，
是经久不衰的搭配，多见于明清小说。《金瓶梅》词话本
里还出现了一种银镶雕漆茶钟。银导热快，而木胎隔热
好，可以把茶水维持在一个适口的温度。贵金属和雕漆
的组合，在元明两季迎来了鼎盛，尤其是镶银里的剔犀
杯碗，木胎上轮番涂上深褐、朱红的漆，一道漆表面干
了，再涂下一道，一共十余层。常见的是如意云头纹，饱

满大气，寓意吉利，雕刻后刀口的断面
呈现出不同颜色的漆层，质感接近犀牛
角的横截面，因此得名。

富家女子如孟玉楼、李瓶儿，曾用
这类珍玩招待西门庆，既显示财力，也
表露爱意。这类茶器除了雕漆的，也有
椰子壳和竹子制成的。2018年苏富比
拍卖了一只雕椰镶银里碗，上有舟子渡
客，奇树怪石，是浪漫的遐想。西门庆还
曾经用银镶竹丝茶钟招待顶头上司。也
难怪《醒世姻缘传》里，晁老爷要来富饶
的松江做知县，消费升级名目里有一项
就是“镶茶盏”。

在中国，茶是国民饮料，也是社交的润滑剂。茶传
入欧洲，出现了新的喝法，也有了新的意义，饮茶成了
正式的社交项目。18世纪兴建的集会厅里，除了舞厅、
牌室，还有专门的茶室，茶资包含在舞会的入场券内。
休息时，疲累的男女一窝蜂涌入茶室，抢位子聊天，男
士们发扬绅士精神，从巨大的银桶里打来热水泡茶，供
同行的女士享用。
各府邸、庄园时常举办茶会，耶鲁大学英国艺术中

心有一幅《哈林顿男爵府的茶会》，男爵生身平民，凭着
外交才干刚刚封爵，后来步步荣升，做到枢密院议长、
爱尔兰总督，并受封伯爵和将军。厅堂装潢奢华有余，清
雅不足，挂着巨大的山景油画和两幅四季瓶花，简直要让
人怀疑英语文化里也有“步步高升”“鲜花着锦”的说法。
十几个宾朋，有一桌在品茶，另两桌在打牌。新贵的社交
生活是繁忙的，像西门庆还是殷实商人时，主动结交人
脉，牵头结拜十兄弟，又把女儿嫁给八十万禁军杨提督的
亲家。等他一跃成为理刑副千户，人情开始密集地找上
门，蔡京的义子蔡状元来要赞助，大管家托他物色小妾，
贵妃的亲戚要结娃娃亲，还有犯了事的来求情……他
们夫妇忙个不停，接待各路男宾女眷，陪着吃茶。
老牌家族的茶会则要安静许多，比如第十四代维

洛比·德·布洛克男爵一家的画像。富有的男爵正在翻
修府邸，宽敞的房间，陈设却出人意料地简陋：磨损的
地毯，旧搭搭的门帘，黯淡的墙纸，浮雕壁炉上只悬着
一幅海景山崖图。男爵夫人穿着考究，硕大的耳环上缀
满了珍珠，正扶着小女儿在桌上蹒跚学步。银茶水桶光
亮可鉴，照出了中国来的盘盏。茶食却只有一碗糖块、
一盘吐司。两儿子一个牵着玩具木马，一个伸手去抓吐

司，被父亲批评了。
精巧与简朴，时尚与破

旧，秩序与混乱，同时存在画
中，毫不违和，男爵重金聘请
名家作画，却无意炫耀财势或
者社会纽带，只想表现小家庭
私密的温馨。随心所欲不逾
矩，这大概是最高规格的“凡
尔赛”了。

我也是上海人
    卫生间旧台盆需要更
换了，去一家家具店咨询，
刚开口，女营业员就笑着
打断我，说，侬讲上海话好
了，我是上海人，……奇
怪，现在外来人员遍及上
海各行各业，穿着打扮光
看外表，很难辨别谁是上
海人谁是外地人。我出门
办事购物，一般也习惯讲
普通话。这位女业务员，刚
才还用普通话接待顾客，
怎么轮到我，一眼就看出
是上海人？想一想，可能我
的普通话里夹着上海腔
吧。古诗云：“少小离家老

大回，乡音无改
鬓毛衰……”看
来口音这东西，
真是顽固得很，
万变不离其宗，
要跟随一生了。比如刑警破
案，它就是判断嫌疑人的重
要线索。反过来说，也只有同
乡人才能从南腔北调中辨别
出自己熟悉的乡音。
我国的北方话都很相

同，东北话，北京话，内蒙
话，青海话等，大同小异，
互相交流没有难度。南方
话就比较复杂难懂。多年
前，一个北京朋友来上海

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他
总结上海话的发音：“切切
错错叽叽喳喳，发音全在
齿间唇角，没有后鼻
音———听上去像清晨的鸟
语”，上海人说“我”是“阿
拉”，他非常不解：“这个
‘我’，怎么就是个‘阿拉’
呢？也差得太多了嘛。”电
视剧《山海情》里，福建干
部去大西北扶贫，他说治
沙，当地人吓一跳，“自
杀？”还是国家交给的任
务？村民说：在我们这地找
个媳妇吧，能把你的舌头
治好……南方话的难懂和
复杂，还在于变化多端，不
用说广东话福建话北方人
听起来像外语，就说上海
金山，距离市区仅一百多
里路，其口音也跟上海话
相距甚远，在那里工作十
多年，还是一句听不懂，据
传，一个不会说普通话的
金山农村人乘飞机，一句
“我要雪碧”让航空小姐抓
耳挠腮，先后找懂日文和
韩文的乘客做翻译……

上海人讲究地段，有
“上只角”“下只角”之分，
曾经在上海人的眼里，除
了上海，别的地方都是乡
下，下只角。这是狭隘了。
上海确实令上海人自豪，

既是十里洋场，
繁华的东方巴
黎，融中西方文
化为一体，又是
一部中国近现代

史，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党
代会召开地，工人武装起
义发起地，洋务运动，租界
历史，孤岛文学……这一
切都决定着上海人的眼界
和智慧。改革开放之后，海
归派，投资者，创业者纷纷
涌入上海，更有全国各地
的打工者、就业者来到上
海，融进上海人生活的方
方面面，超市、商场、餐馆、
外卖、快递……据统计，现
在常住上海的外来人比上
海人还多，马路，公交，地
铁，电影院……充耳都是
普通话。所以，上海人和外
地人，不是谁融入谁，而是
互相融合的关系。上海现
在除了本帮菜馆，有中国
所有菜系的餐馆，而在川
菜馆的菜单上，也列有很
多味道温和的菜品。现在，
连上海土生土长的老头老
太都卷着舌头跟菜场营业

员讲普通话，中小学生更是
学校家里都一口普通话。
外来人员的进入是中

国改革开放、城市化进程
的大趋势，给上海带来活
力，给上海人生活带来方
便。微信上经常收到照片
和帖子：老上海生活风情、老
上海文人轶事、老马路的前世
今生、老字号商店、名人故
居、历史遗迹……配有上海
话的讲述，就是一种表达。

一次上海朋友们聊
天。一人说，现在外地人都
在学说上海话，我一个同
事是东北人，一口上海话
足以乱真。另一人不屑地
说，你让他用上海话说
“虾”这个字，保险穿帮，肯
定说成上海话的“花”，那
个发音，不是正宗上海人
发不出的。他示范一遍，果
然，字尾缓缓化成扁
音———拼音也拼不出的。
由此想到，那位女业

务员要我说上海话，只是
在南来北往的茫茫人海
中，两个上海人碰上了，希
望互相招呼一声：侬好！

朱
全
弟

郑辛遥

    喜欢咖啡的理由：魅力在苦
味，魔力在香气。


